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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侠五义》既是一部公案小说，亦是一部侠义小说。书中不但有公案小说的关键人物清官，还有侠义之士，他们
在破案过程中常常依靠鬼神的力量帮忙破案。本文主要针对《三侠五义》一书中的案件进行疏理，把清官、侠士皆不能
断案，而以鬼神之力破案的例子摘出，并阐释、分析背后的封建迷信色彩。
关键词：《三侠五义》 鬼神破案 包公形象
公案小说于明中叶后盛行，所描述的案件内容大都与奸淫盗杀、妖魔作祟等案件有关。清官的斗争对象除了
奸夫淫妇、强盗窃贼，也有狐妖兽怪。值得一提的是，在破案中，除了偶尔有一些案件的关键是通过官员的智慧和
调查而取得成功，更多的，甚至说绝大多数的破案关键其实靠神灵显圣和鬼魂告状而获得成功。
成书于光绪五年的《三侠五义》，既是一部公案小说，亦是一部侠义小说。它的特点是齐集公案小说破案的关
键主体人物。书中不但有清官，还有侠义力量的帮助，但仍需靠鬼神的力量才能破案。
一、鬼神在案件中的出现与提告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主要写包公的故事，后七十多回，主要写侠义故事。这就决定了《三侠五义》是
一部公案侠义且以侠义为主的小说。书中除了清官这种代表正义的审判官以外，还加入了不少侠义人物，理应具
备破案的能力。但是，事实上，书中的破案和审批环节却常常出现鬼神的力量，出现了人、鬼、神共同组成的法庭故
事。因此，或许从侧面反映出公案小说运用鬼神元素的惯性。小说中，鬼神大部分是通过现身和告状两种方式出现。
1.鬼神的现身
灵魂观念认为，魂魄常以鬼神的形态出现，如《朱子语类》中载“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正字通》又云“阳魂为神，
阴魂为鬼”，甚至提出“气之伸者为神，屈者为鬼”，当中“气伸”“气屈”之义，或跟人死是否含冤有关。由此，可见“气屈”
而为“冤魂”的说法。在《三侠五义》中就多处提到神、鬼现形于人间，他们皆为揭破罪案而来。
第五回中，包公审判杨大城之死时，就曾经出现一个“鬼现身”的情节：凶手皮熊杀死杨大城之后，就到饭铺
去，酒保见皮熊入内，声称见其身后有一披头散发、血渍模糊之人，于是端上两壶酒、两个杯子。皮熊听后立时惊慌
失色、举止失态，匆匆离去。因为此事被包公看到，于是成了破案的关键，后揭发杨大城之妻吕佩与皮熊通奸，于是
合谋杀死杨大城之事。在书中第九回，锦娘、李克明、刘四三人之死，原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却因一个身穿朱履
绿衫的魂（案中死者之一锦娘）在瑞龙屋内徘徊，引导了郑屠、白熊和刘三杀人事件的败露，最终揭发了三件杀人
事件。此事可见“鬼”之力对案件的破获影响是如何重大。又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四回中提到倪仁被杀一案，正是倪
仁的鬼魂唤醒了船家杨芳，要他速逃。后来杨芳才能指证真凶陶宗、贺豹，令倪仁沉冤得雪。在《三侠五义》中，鬼魂
通过现身的方式，从形象化的现形，到发出声音（唤醒证人）皆有。鬼魂看似与人并无异。
除了鬼能现身外，更有神明现身揭发凶案的“路见不平”之正义之举。比如第六回中，田忠投宿在铁仙观，道士
生起恶念，欲抢掠财物并谋害田忠。田忠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正是由于观中菩萨现化成红衣女子，在庙门而入引王
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入内揭发阴谋。从书中看来，红衣菩萨带有浓厚的人格“神”色彩。
菩萨源自印度，在中国大乘佛教信仰中，三位佛菩萨（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角色定位不同，但是
都是以慈悲形象示人。三位佛菩萨既满足了人对来世的期待，又帮助人解除现世的痛苦，同时还协调人与自然的
关系，从而调和了现实与来世、此岸与彼岸、社会与自然、现实与理想等人生和社会的根本矛盾，给广大信众带来
情感和思想上的满足与愉悦、希望与期待。佛教传至中国，道教就纳入了“菩萨”一神 ，菩萨也被视为“慈悲”的象
征。《三侠五义》以“菩萨”现身救度了田忠，借助了其慈悲的形象。
2.鬼神的告状
《三侠五义》中鬼神除了现身外，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提示破案的关键，他们一般通过不断提供证据，不断告
状去伸张正义。一般是因为人死后化成鬼，仍然不忘冤屈，依旧继续告状。这种用鬼魂身份告状的方式，称为“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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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冢讼中，其中一种是自己的祖先生前为恶害人,受
害人死后在冥间发起诉讼,而使生人遭受“冢讼”。古人
相信在这种“死人告活人”的情形下会导致活人生病或
死亡。道人羽流一直以来持有一种看法，家族中人的祸
福、兴衰、疾病均由冢讼引起。总之，“冢讼”是基于先人
的行为，给后人带来不幸的一种处罚。从秦汉以来，担
心自己会被死者告状的人，往往会请道士、巫等神职人
员做一些阻止冢讼的仪式。其意义在于活人对于死者
的恐惧，更是人相信阴间、阳间皆存在着一个司法制度
的审判。在地狱具备负责进行判决的官僚——判官，与
人间处理诉讼的官员无异。
在冢讼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乌盆案和狸猫换
太子。第五回中，提到刘世昌遭赵大夫妻二人谋财害
命，并将血肉和泥焚化变作乌盆。后来，刘世昌的鬼魂
藏身于乌盆中，并向包公哭诉，请包公断案。文中对鬼
魂现身的形容写得神秘至极：
张三就把东塔洼赵大家讨账、得了一个黑盆、遇见
冤魂自述的话，说了一遍。张老道：“你随我诉冤，你为
何不进去呢？”乌盆说道：“只因门上门神拦阻，冤魂不
敢进去，求伯伯替我说明。”张老闻听，又嚷“冤枉”。转
过影壁，便将乌盆一扔，只听得哎呀一声，说：“碰了我
脚面了！”张老道：“奇怪！你为何又不进去呢？”乌盆道：
“只因我赤身露体，难见星主。”
魂魄告状的方式，除了是以鬼魂喊冤外，更有附人
身的形式。《三侠五义》对魂鬼的描写很细致，保留其作
为人的特征，冤魂为被害一事愤愤不平，千方百计前来
状告凶手。在狸猫换太子一案中，奴婢寇珠不忍杀死太
子，将太子送走，后惹刘妃怀疑，终被害死。及后因寇珠
的鬼魂在宫中作祟，致令包公前往面见寇珠。寇珠的鬼
魂附在太监杨忠身上，向包公告状：
杨忠正自发怔，只见丹墀以下起了一个旋风，滴溜
溜在竹丛里团团乱转，又隐隐的听得风中带着悲泣之
声。杨忠在外扑倒；片刻工夫，见他复起，袅袅婷婷，走
进殿来，万福跪下……只听杨忠娇滴滴声音哭诉说：
“奴婢寇珠原是金华宫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
于今廿载，专等星主来临，完结此案。”
通过这个鬼魂的冢讼才揭发了当年刘妃与李妃同
时怀孕，为夺太子之位，刘妃与太监郭槐、接生婆尤氏
合谋，以狸猫换走太子，再命宫女寇珠杀死太子一事。
在书中第二十三至二十七回，范仲禹夫妇之死与
屈申被谋财害命两宗案件，也出现了魂附错体的现象：
白玉莲的魂魄错附在屈申身上（男身女魂），屈申的魂
魄错附在白玉莲身上（女身男魂），并向包公诉冤。后包
公只好借助鬼神之力，以宝物游仙枕至阴阳宝殿：
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见下面有两青衣牵着一匹
黑马，鞍辔俱是黑的。忽听青衣说道：“请星主上马。”包
公便上了马，一抖丝缰。谁知此马迅速起飞，耳内只听
风响。又见所过之地，俱是昏昏惨惨，虽然黑暗，瞧的却
又真切……只见有两个红、黑判官迎出来，说道：“星主
升堂。”见大堂之上有匾，大书“阴阳宝殿”四字，又见公
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翻上数
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原是丑与寅，用了卯与辰。上司
多误事，因此错还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镜存。临风滴
血照，磕破中指痕。”
这段《三侠五义》描述中的包公的冥游是游到了民
间所信仰的地狱中。中国的地狱信仰早在甲骨文中已
见记载，可见“冢讼”，或者说鬼神告状在《三侠五义》中
屡见不鲜。这主要是亡人的鬼魂因为种种原因,在冥界
发动的针对生人的各种诉讼。通过鬼魂的“冢讼”达到
惩罚仇人、伸张正义的目的。
二、审判官的神性和对鬼神之力的借用
包公故事是我国通俗文学中脍炙人口的人物形
象。胡适指出：“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
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
作为一个审判官的形象，以包公的形象为题材的公案
小说实在多不胜数，如《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详刑公
案》《海公案》等等，《三侠五义》可谓当中的经典名著。
包公小说中,包公主要充当为民申冤、公平折狱的清官
形象。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评
《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写得很突出，像他那样不畏豪
强，廉洁正直的清官，在暗无天日、人民生命财产全无
保障的旧社会里，是人民理想的人物，是符合人民的愿
望和利益的。包公形象总的说来，是理想化的，带有不
凡的神性色彩，同时这种神性理想化的一面中也有鬼
神助力的成分。”
1.清官的“不凡性”
“历史上的包拯，经过民间的创造，成为小说、戏曲
作品中的活跃人物，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
官形象。”而集包公断案折狱故事之大成的当为光绪十
五年北京聚珍堂出版的活字印本《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既以人、神、鬼三者互相辅助断案，对
神、鬼角色的出现是经过悉心的铺排的。《三侠五义》中
的包公形象是经过民间口头流传、文人笔端润色的世
代累积，体现其具有“神性”的审判官或者清官的一面。
小说的开始在介绍包公身世时，就已经注入神秘的色
彩，以为后文铺叙。包公出生时，其父包员外作了一个梦：
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
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
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拿一朱笔，跳靠着奔落前来。
包公的出生和成长充满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
神秘气氛。没有出世,小说中就营造了一种神怪氛围。
包员外做个怪梦，这个梦和其他梦境一样，本身就是迷
名作欣赏／明代小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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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根源之一。到包公出生时，既有圣人诞生般的“祥
云缭绕，瑞气氤氲”等吉兆，又有怪异的青面红发怪物，
预示了包公“日断阳、夜断阴”的能力，也预示了包公可
以与神、鬼打交道的能力。而后，包公的二哥包海从分
配家财的角度考虑，更将少年包公扔掉，幸运的是有蒙
虎搭救，还有大哥将他拣回并由大嫂抚养。后虽重认父
母，但屡遭二嫂陷害。对待二嫂，包公处处体现他对人
宽宏大量的品性。虽然二嫂屡害包公，包公不但不信，
反倒责怪别人离间叔嫂不和。待到少年时，包公又得遇
古镜救助脱险、狐狸搭救、狐妖报恩等，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古镜、古今盆，又在一和尚陶然公借破案之机给了
他一个游仙枕。
以上这些种种都奠定了包公的“不凡性”和“神性”，
使得他成为一个本身具备不凡性，同时又可以借助鬼
怪和宝物等力量补充他作为“人”的智力上的不足，从
而在断案中具备了“日断阳，夜断阴”的不凡能力。
2.审判官对对鬼神之力的借用
小说中的清官不但赢得百姓的爱戴，而且也得到
超人力因素的暗助。大量鬼神参与破案故事内容，弥补
了审判官的能力缺陷，不仅成就了审判官的美名，更营
造了对恶势力的人神共愤的气氛。
一代清官包拯既凭智慧破案，也靠神灵暗助。《三
侠五义》第二十五回叙包拯面对“阴阳错位”这件离奇
棘手的案子，一筹莫展，幸好他有一法宝，也就是和尚
陶然公给他的“游仙枕”。这让包公可到“阴阳宝殿”勘
查。经阴司鬼神指点，一桩错综复杂的案件在他手中轻
易告破，如此，一个可以游走于阴间地带和人类世界的
审判官形象便在人们心中呈现。
由审案的官员以“鬼神”吓唬犯人，捕捉犯人的心
理，更可视为鬼神破案的变形。第五回中，沈清涉嫌杀
死僧人，后来包公搬来伽蓝神，并佯装与神对话，再声
称神明现身，说出身后有一凶徒留下的血手印，于是真
凶吴玉吓得魂飞胆裂，全都招认。第七回至九回中，张
有道之妻刘氏与奸夫陈大户、帮凶狗儿合谋，以尸龟一
毒，害死张有道。而案件的破案关键之一，是包公谎称
张有道冤魂前来告状，令犯人狗儿不敢不招认。在狸
猫换太子一案中，太监郭槐倚仗刘妃之势，宁死不招，
亦是通过包公以狱神庙布置成森罗殿，又命妓女扮作
鬼魂寇珠，迫使太监郭槐招供，而令事件出现转机。第
九十六回至九十七回，长沙太守邵邦杰声称有冤魂告
状，只需用朱笔在名册上一点，就知谁是真凶。犯人吴
玉因做了亏心事，神色仓皇，于是被揭欠赌债发愁，见
死者郑申身怀钱财，遂谋财害命。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万物有灵学
说，他认为：他把相信人并且也相信所有生物都有灵魂
的信仰，称为“万物有灵论”，并把万物有灵观的理论分
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其中的第一条，包括各个生物的
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特
别是处于文化低级阶段的人，由于对构成生与死的肉
体之间的差别，对清醒、梦、死亡等现象的不解，就会推
测有“第二个我”的存在，因此有了“灵魂”的说法。特别
是在古代中国，百姓缺乏科学常识，而封建迷信往往把
不解之事推于鬼神说，是以鬼神变成无所不包、无所不
能的象征体，所以，当审讯的官员以至侠士搬出“鬼神”
之说来唬吓百姓，他们自然屈服，因怯弱而承认自己所
犯的过失。在《三侠五义》中，清官和侠士往往巧妙地运
用“鬼神”之力，助其破案，惩治罪人。
概言之，《三侠五义》中处处可见神秘的鬼神力量
帮助审理案件，这种“迷信”的观念与中国人自古的民
俗性以及文化、宗教氛围有莫大的关系。这种超人力因
素，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也不是创作者为了达到
令人惊愕的阅读效果有意为之。在小说里竭尽全力叙
述鬼神之力在破案中的关键，除了满足大众好奇之心，
其实是借鬼神彰显正义、以鬼神惩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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